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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在1980年9月
2日发出关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的联合通
知，自此，属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开花”的辉煌历程
便正式开启。后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加上了

“骏马奖”这一名称，这也成为该奖项的简称。截至2024
年，该奖项已成功举办十三届，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以来
包括彝族文学在内的全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

“骏马奖”的重要意义：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
具有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国
文学花园里别有特色、别具风情的一支。特别是近现代
以来，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不
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也展现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
化魅力、社会生活和民族风情，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推动文学的繁荣发展、民族文学的丰富、拓展以及
民族团结进步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被誉
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经典
作品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还有之后的玛拉沁夫、
李乔、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等，都是对中国文学作出
了一定贡献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活跃于当下的其他
少数民族作家，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肯定地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涌现出来的不管是一般少数民族作
家还是优秀少数民族作家，比起之前中国历史上所有的
一般少数民族作家、优秀少数民族作家都多得多。为什
么？这不仅得益于思想的觉醒、社会的进步，更得益于党
和国家对于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扶
持。从国家级层面而言，就创办了《民族文学》《民族文学
研究》等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文学研究所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设立了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等文学奖项。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政策极
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文
化自信，激发了创作热情，推动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全面高
质量发展，为祖国文学花园的百花齐放贡献出了自己的
力量。

作为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并列为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之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
主办，是专门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设立的国家级最高奖
项，旨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进各民族文学工作者
的交往交流交融，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少数
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一
种检阅和奖励。自 1981年创办至今，每四年评选一次，
迄今已成功举办十三届，共计700多件作品、40多位译者
获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繁荣民族文学
创作、发展民族文学事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文
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项属于
少数民族文学的最高奖项，每个少数民族作家都以获此
殊荣为荣，它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不言而喻的，对少数
民族文学的发展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获奖作品整
体反映了评奖时间范围内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取得的突
出成就，是对所属时期内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整体性检
阅、审视、回顾和总结。同时，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学某种
意义上的大集结、大亮相、大展示，它也是我们国家多样
文学、多元文化的一种成果展现，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文
学园地里的百花齐放春满园。

彝族文学的表现：在历届“骏马奖”中没有一届缺位

在梳理迄今举办了十三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时，我们可以看到，彝族文学每一届都有作品获
奖，并且多人多次获奖、多届多人获奖，十三届共有 27
人、34人次获奖，充分展现了彝族文学的个体性实力及
整体性实力。历届彝族作家获奖情况如下：

第一届获奖作家：李乔、普飞、苏晓星、韦革新、阿良
子者；第二届获奖作家：吉狄马加、杨阿洛；第三届获奖作
家：倮伍拉且；第四届获奖作家：李乔、吉狄马加、倮伍拉
且、王红彬、贾瓦盘加；第五届获奖作家：倮伍拉且、龙志
毅、巴久乌嘎；第六届获奖作家：阿蕾、禄琴、时长日黑；第
七届获奖作家：沙马、米切若张、阿牛木支；第八届获奖作
家：贾瓦盘加、杨佳富、李骞；第九届获奖作家：倮伍拉且、
黄玲；第十届获奖作家：木帕古体；第十一届获奖作家：鲁
娟；第十二届获奖作家：冯良、吕翼、阿克鸠射、阿微木依

萝；第十三届获奖作家：包倬。
历届获奖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

评论、彝文作品等。其中小说11件（含3件彝文小说），占
34件中的32％；诗歌10件（含1件彝文诗歌），占29％；散
文4件，占12％；报告文学4件，占12％；理论评论3件（含
彝文作品 1件），占 9％；彝文作品 5件（涵盖小说、评论、
诗集），占 15％。获奖作家中女作家为 7人次（杨阿洛和
阿蕾为同一人），占 34人次中的 21％。获奖作家中多人
多次获奖，其中倮伍拉且先后获奖4次，李乔2次，吉狄马
加 2次，杨阿洛（阿蕾）2次，贾瓦盘加 2次。历届中除了
第三、十、十一、十三届这 4届每届只有 1件作品获奖以
外，其他 9届都在两件以上；其中第一届、第四届实力最
强，分别有5件作品获奖，然后第十二届有4件作品获奖，
第五、六、七、八届分别有 3件作品获奖，第二届、第九届
分别有2件作品获奖。

取得成就原因简论：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和民族政
策的沐浴促使彝族文学在新时期获得大繁荣大发展

彝族在全国各少数民族总人口数排列中位于第六
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彝族具有悠
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深厚的
文学底蕴，具有以古彝文为代表的自源文字和以十月太
阳历为代表的天文历法，有以《勒俄特依》《查姆》《梅葛》

《阿细的先基》《妈妈的女儿》等为代表的为数众多的彝文
创世史诗、教育史诗、叙事史诗以及各种典籍，并且让人
意想不到的是，彝族的文学理论评论在魏晋时期就已达
到很高水平，例如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
语诗律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优秀彝文诗学著作。明清又
掀起彝族经籍诗学著作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论著《谈诗
说文》《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等，还有包
括音乐、绘画、舞蹈、服饰、雕刻、漆绘、刺绣、建筑等丰富
多彩的艺术样式，体现了彝族艺术的丰富性、多样化和绚
丽多彩，也体现了彝族艺术的深厚审美情趣和对文化精
神的不断追求，展现了彝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有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及文学、
艺术传统和精神传承为彝族文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了精神
基础、文化基础和历史依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旧社会
彝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交通、社会、经济、教育等条件限制
及思想的封闭落后，以及需要特别指出的纸笔等物质匮
乏（文字和文化传播需要纸笔等物质）等历史原因、历史
局限，还有等级差别和观念原因，彝族的文字那时候主要

“掌管”在作为祭师的毕摩阶层。所以，彝族文学无论在
纵深性方面，还是在点面结合的大众化全面繁荣发展方
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期、
新时代以来，才出现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化、获得
深广长足的发展、显出蓬勃生机的局面。彝族文学在十
三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的表现，就是一
种很好的诠释。

彝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中有
神话、传说、民歌、克哲和尔比尔吉（即彝族谚语）等，书面
文学则包括用汉文和彝文创作的作品。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之前的彝族文学主要是民间
文学、彝文文学，之后则转变成主要是书面文学、彝族汉
文文学；在这之前的彝族文学主要为集体性创作，之后的
彝族文学主要是个体创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彝族
文学在新时期以来得到了革命性的、历史性的转变、进步
及发展。

先后两次获“骏马奖”奖项的李乔，是当代彝族文学
的先行者。他的《欢笑的金沙江》，1956年 2月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是一幅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广阔历
史画卷，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中“表现少数民族
的生活劳动和斗争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它是新时期彝
族第一部具有全国性影响力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彝族作
家作品，正式开启了彝族文学走向中国文学广阔舞台的
序幕。

同样先后两次摘得“骏马奖”、具有国际性声誉和广
泛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诗人吉狄马加，可
以说是彝族文学个体写作、书面写作以及彝族汉语诗歌
写作的集大成者、典型代表，其诗歌已被翻译成近 40种
文字，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出版了百余种版本的翻译诗文
集。可以说，吉狄马加将彝族文学推到了世界面前、带上
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历史舞台。

民族和地域角度的精神阐释：从“骏马奖”获奖作品
略论彝族文学特质

从历史的眼光梳理少数民族文学，不难看到，“民族
历史、区域文化、民族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
知识在当前的少数民族诗歌中被反复抒写。”（霍俊明《十
年来诗歌的新质与可能——基于宏观视角的考察》）不仅
是少数民族诗歌如此，少数民族文学也是如此，对传统文
化精神的传承与回顾，以及对于“当下”的凝视，一直是少
数民族文学的关注点，即传统性与现代性，是永远摆在真
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作家面前的两个元素；对于“世界”
与“民族”二元关系的审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内在
特质，“世界”意味着外部、开放、未来，“民族”意味着内
部、地域、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彝族是一个“忧伤”的民族，这从
彝族文艺特别是文学、音乐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彝族音
乐、诗歌等艺术基调主要偏于哀怨与吟唱。进入新时期，
以彪炳史册、成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光辉典范的“彝海结
盟”成为开启历史新篇章的序章，红色的火种遍植彝族人
心中，“一步跨千年”的彝族人民脱离深重苦难且“翻身农
奴把歌唱”，沿袭了千百年来的奴隶半奴隶制彻底瓦解，
翻开了旷古未有的崭新一页。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歌
曲《情深意长》、舞蹈《快乐的诺苏》等就是反映这样的新
生活中优秀代表。以“彝海结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为重要节点，彝族民族心理、文化传统以及文学艺术发
生了重要的转折，获得新生，特别是彝族文艺，由此不断
从属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舞台。也由此形成一个重
要的转折，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生活的不断向往和追
求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文艺的主旋律。这是新时期彝族
文化、彝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启程点并成为一贯的重要精
神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传统，这也是新时期彝族文化和
文学根本的、主要的特征。

例如获第十二届“骏马奖”的云南昭通彝族作家吕翼
的小说集《马嘶》，“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
整体性精神内蕴上的共融性”（郭冬勇），吕翼“关注着自
己民族的历史与发展，歌颂着新时代的民族正气”（尹汉
胤）。四川凉山彝族作家阿克鸠射获第十二届“骏马奖”
的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更是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当
代性突出呈现，是彝族地区第二次“一步跨千年”的真实
记录：“反映了全国彝族聚居区、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全
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四川大凉山重点贫困地区昭觉县
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的脱贫攻坚历程，是中国脱贫攻坚
伟大实践的缩影。”（该书介绍语）这些无不是红色革命精
神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期的赓续、传承和发扬的生
动体现。

之后，“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民族信仰、属地性格、精
神图谱、地方性知识”以及地域性、民族性、现代性的表
达、抒写、展现，和对此的书写策略的不断探索，成为彝族
作家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当下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如何
将地域性、民族性和现代性深度融合、深入推进，成为当
下彝族作家的坚决性任务。获得第十一届“骏马奖”的四
川凉山诗人鲁娟的诗集《好时光》，是这方面的典范。鲁
娟的诗歌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语言运用及范式是“现代
性”的、主流化的，而她作品的精神内核、内在意蕴、内容
实质是根性的、民族性的。这是合乎创新精神和与时俱
进的时代精神和潮流的，是典型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
转化精神的体现，也是少数民族作家所应该走的正道和
努力方向。“骏马奖”获得者、60后作家巴久乌嘎，80后

“骏马奖”获奖作家阿微木依萝和包倬，同样是彝族作家
里面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和探索的实践者、卓有成效者。

需要提示一下的是，介于上面梳理的红色精神和地
域性、民族性、现代性追求这两大新时代彝族文学传统
（也是两大必将不可忽略和长期存在的创作传统）之间，
还有几个不是流派却似流派的创作现象和时期：彝族文
学在 1980年代 10年间的民族身份和精神的自我觉醒年
代，以一再被提起的吉狄马加的《自画像》——“啊，世界，
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为代表；以 1990—
2010年代 20年间为主要时间标段的彝族传统文化遭受
无情放逐、遭遇现代性冲击的“阵痛”性抒写，这是自下而
上，极其普遍的一个文化现象、创作现象；其他还有对于
大自然及故土的深情歌咏，比如多次获得“骏马奖”的倮
伍拉且；以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下的觉醒、反思性的自
然生态文学创作，这方面以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等
相关创作及其他一些作家作为代表。彝族文学就是这
样，一直与时代同频共振、同呼吸共命运。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凉山彝族自治州作家协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获“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
等50余次奖项）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
在 1980 年 9 月 2 日发出关于“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评奖”的联合通知，自此，属
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开花”的辉煌
历程便正式开启。后来“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奖”加上了“骏马奖”这一名称，
这也成为该奖项的简称。截至 2024 年，该
奖项已成功举办十三届，有力地推动了新
时期以来包括彝族文学在内的全国各少数
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

“骏马奖”的重要意义：对于少数民
族文学繁荣发展具有巨大的激励和推

动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祖国文学花园里别有特色、别具风情的
一支。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杰出
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
文学的宝库，也展现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魅
力、社会生活和民族风情，为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推动文学的繁荣发展、民族文学
的丰富、拓展以及民族团结进步等诸多方面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的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经典作
品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还有之后的玛
拉沁夫、李乔、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等，
都是对中国文学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少数民族作
家、诗人。活跃于当下的其他少数民族作家，
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肯定地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所涌现出来的不管是一般少数民
族作家还是优秀少数民族作家，比起之前中国
历史上所有的一般少数民族作家、优秀少数民
族作家都多得多。为什么？这不仅得益于思想
的觉醒、社会的进步，更得益于党和国家对于
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扶持。
从国家级层面而言，就创办了《民族文学》《民
族文学研究》等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成立了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等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机构，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
文学奖项。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政策极大地促进
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文
化自信，激发了创作热情，推动各少数民族文
学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为祖国文学花园的百花
齐放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列为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
之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
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
是专门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设立的国家级最
高奖项，旨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进
各民族文学工作者的交往交流交融，弘扬少
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
繁荣发展，是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一
种检阅和奖励。自 1981 年创办至今，每四
年评选一次，迄今已成功举办十三届，共计
700 多件作品、40 多位译者获奖。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繁荣民族文学创作、
发展民族文学事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受
到了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作为一项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最高奖项，
每个少数民族作家都以获此殊荣为荣，它的
激励作用是巨大的、不言而喻的，对少数民
族文学的发展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获
奖作品整体反映了评奖时间范围内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是对所属时期
内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整体性检阅、审视、
回顾和总结。同时，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学某
种意义上的大集结、大亮相、大展示，它也
是我们国家多样文学、多元文化的一种成果
展现，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文学园地里的百
花齐放春满园。

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文化基础和历
史依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旧社会彝族地区
的地理环境、交通、社会、经济、教育等条件
限制及思想的封闭落后，以及需要特别指出的
纸笔等物质匮乏（文字和文化传播需要纸笔等
物质）等历史原因、历史局限，还有等级差别
和观念原因，彝族的文字那时候主要“掌管”
在作为祭师的毕摩阶层。所以，彝族文学无论
在纵深性方面，还是在点面结合的大众化全面
繁荣发展方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进入新时期、新时代以来，才出现了“飞
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化、获得深广长足的发
展、显出蓬勃生机的局面。彝族文学在十三届
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的表现，就
是一种很好的诠释。

彝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民
间文学中有神话、传说、民歌、克哲和尔比
尔吉（即彝族谚语）等，书面文学则包括用
汉文和彝文创作的作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之前的彝族文学主
要是民间文学、彝文文学，之后则转变成主
要是书面文学、彝族汉文文学；在这之前的
彝族文学主要为集体性创作，之后的彝族文
学主要是个体创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彝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得到了革命性的、历
史性的转变、进步及发展。

先后两次获“骏马奖”奖项的李乔，是
当代彝族文学的先行者。他的《欢笑的金沙江》，
1956年 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是
一幅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广阔历史画卷，被称
为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中“表现少数民族
的生活劳动和斗争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它是
新时期彝族第一部具有全国性影响力并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彝族作家作品，正式开启了彝族文
学走向中国文学广阔舞台的序幕。

同样先后两次摘得“骏马奖”、具有国
际性声誉和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最具
代表性诗人吉狄马加，可以说是彝族文学个
体写作、书面写作以及彝族汉语诗歌写作的
集大成者、典型代表，其诗歌已被翻译成近
40 种文字，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出版了百余种
版本的翻译诗文集。可以说，吉狄马加将彝
族文学推到了世界面前、带上了全国乃至世
界的文学历史舞台。

民族和地域角度的精神阐释：从“骏
马奖”获奖作品略论彝族文学特质

从历史的眼光梳理少数民族文学，不难
看到，“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民族信仰、
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在当前的
少数民族诗歌中被反复抒写。”（霍俊明《十
年来诗歌的新质与可能——基于宏观视角的
考察》）不仅是少数民族诗歌如此，少数民
族文学也是如此，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
回顾，以及对于“当下”的凝视，一直是少
数民族文学的关注点，即传统性与现代性，
是永远摆在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作家面前
的两个元素；对于“世界”与“民族”二元
关系的审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内在特
质，“世界”意味着外部、开放、未来，“民
族”意味着内部、地域、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彝族是一个“忧伤”
的民族，这从彝族文艺特别是文学、音乐等
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彝族音乐、诗歌等艺术
基调主要偏于哀怨与吟唱。进入新时期，以
彪炳史册、成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光辉典范
的“彝海结盟”成为开启历史新篇章的序章，
红色的火种遍植彝族人心中，“一步跨千年”
的彝族人民脱离深重苦难且“翻身农奴把歌
唱”，沿袭了千百年来的奴隶半奴隶制彻底
瓦解，翻开了旷古未有的崭新一页。小说《欢

彝族文学的表现：在历届“骏马奖”
中没有一届缺位

在梳理迄今举办了十三届的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时，我们可以看到，彝族
文学每一届都有作品获奖，并且多人多次获
奖、多届多人获奖，十三届共有27人、34人
次获奖，充分展现了彝族文学的个体性实力
及整体性实力。历届彝族作家获奖情况如下：

第一届获奖作家：李乔、普飞、苏晓星、
韦革新、阿良子者；第二届获奖作家：吉狄
马加、杨阿洛；第三届获奖作家：倮伍拉且；
第四届获奖作家：李乔、吉狄马加、倮伍拉且、
王红彬、贾瓦盘加；第五届获奖作家：倮伍
拉且、龙志毅、巴久乌嘎；第六届获奖作家：
阿蕾、禄琴、时长日黑；第七届获奖作家：
沙马、米切若张、阿牛木支；第八届获奖作家：
贾瓦盘加、杨佳富、李骞；第九届获奖作家：
倮伍拉且、黄玲；第十届获奖作家：木帕古
体；第十一届获奖作家：鲁娟；第十二届获
奖作家：冯良、吕翼、阿克鸠射、阿微木依萝；
第十三届获奖作家：包倬。

历届获奖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
报告文学、理论评论、彝文作品等。其中小
说 11 件（含 3 件彝文小说），占 34 件中的
32％；诗歌 10 件（含 1 件彝文诗歌），占
29％；散文 4 件，占 12％；报告文学 4 件，
占12％；理论评论3件（含彝文作品1件），
占 9％；彝文作品 5 件（涵盖小说、评论、
诗集），占 15％。获奖作家中女作家为 7 人
次（杨阿洛和阿蕾为同一人），占 34 人次
中的 21％。获奖作家中多人多次获奖，其中
倮伍拉且先后获奖 4 次，李乔 2 次，吉狄马
加2次，杨阿洛（阿蕾）2次，贾瓦盘加2次。
历届中除了第三、十、十一、十三届这 4 届
每届只有 1 件作品获奖以外，其他 9 届都在
两件以上；其中第一届、第四届实力最强，
分别有 5 件作品获奖，然后第十二届有 4 件
作品获奖，第五、六、七、八届分别有 3 件
作品获奖，第二届、第九届分别有 2 件作品
获奖。

取得成就原因简论：深厚的精神文化
传统和民族政策的沐浴促使彝族文学

在新时期获得大繁荣大发展

彝族在全国各少数民族总人口数排列中
位于第六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
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
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
地区。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
及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深厚的文学底蕴，
具有以古彝文为代表的自源文字和以十月太
阳历为代表的天文历法，有以《勒俄特依》《查
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妈妈的女儿》
等为代表的为数众多的彝文创世史诗、教育
史诗、叙事史诗以及各种典籍，并且让人意
想不到的是，彝族的文学理论评论在魏晋时
期就已达到很高水平，例如举奢哲的《彝族
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就是
这一时期的优秀彝文诗学著作。明清又掀起
彝族经籍诗学著作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论
著《谈诗说文》《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
《论彝族诗歌》等，还有包括音乐、绘画、
舞蹈、服饰、雕刻、漆绘、刺绣、建筑等丰
富多彩的艺术样式，体现了彝族艺术的丰富
性、多样化和绚丽多彩，也体现了彝族艺术
的深厚审美情趣和对文化精神的不断追求，
展现了彝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有悠久灿烂的文化
历史及文学、艺术传统和精神传承为彝族文

笑的金沙江》、歌曲《情深意长》、舞蹈《快
乐的诺苏》等就是反映这样的新生活中优秀
代表。以“彝海结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为重要节点，彝族民族心理、文化传统
以及文学艺术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获得新生，
特别是彝族文艺，由此不断从属于“民族的”
走向“世界的”舞台。也由此形成一个重要
的转折，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生活的不
断向往和追求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文艺的主
旋律。这是新时期彝族文化、彝族文学的一
个重要启程点并成为一贯的重要精神传统、
文化传统、文学传统，这也是新时期彝族文
化和文学根本的、主要的特征。

例如获第十二届“骏马奖”的云南昭通彝
族作家吕翼的小说集《马嘶》，“实现了少数
民族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精神内蕴上的
共融性”（郭冬勇），吕翼“关注着自己民族
的历史与发展，歌颂着新时代的民族正气”（尹
汉胤）。四川凉山彝族作家阿克鸠射获第十二
届“骏马奖”的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更
是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当代性突出呈现，是
彝族地区第二次“一步跨千年”的真实记录：
“反映了全国彝族聚居区、典型的深度贫困地
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四川大凉山重点
贫困地区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的脱贫攻
坚历程，是中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缩影。”
（该书介绍语）这些无不是红色革命精神和民
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期的赓续、传承和发扬的
生动体现。

之后，“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民族信仰、
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以及地域性、
民族性、现代性的表达、抒写、展现，和对此
的书写策略的不断探索，成为彝族作家新时代
以来特别是当下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如何
将地域性、民族性和现代性深度融合、深入推
进，成为当下彝族作家的坚决性任务。获得第
十一届“骏马奖”的四川凉山诗人鲁娟的诗集
《好时光》，是这方面的典范。鲁娟的诗歌创
作手法、表现形式、语言运用及范式是“现代性”
的、主流化的，而她作品的精神内核、内在意蕴、
内容实质是根性的、民族性的。这是合乎创新
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潮流的，是典型
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精神的体现，也是
少数民族作家所应该走的正道和努力方向。“骏
马奖”获得者、60后作家巴久乌嘎，80后“骏
马奖”获奖作家阿微木依萝和包倬，同样是彝
族作家里面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和探索的实
践者、卓有成效者。

需要提示一下的是，介于上面梳理的红
色精神和地域性、民族性、现代性追求这两大
新时代彝族文学传统（也是两大必将不可忽略
和长期存在的创作传统）之间，还有几个不是
流派却似流派的创作现象和时期：彝族文学
在1980年代10年间的民族身份和精神的自我
觉醒年代，以一再被提起的吉狄马加的《自画
像》——“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
彝——人”为代表；以1990—2010年代 20年
间为主要时间标段的彝族传统文化遭受无情放
逐、遭遇现代性冲击的“阵痛”性抒写，这是
自下而上，极其普遍的一个文化现象、创作现
象；其他还有对于大自然及故土的深情歌咏，
比如多次获得“骏马奖”的倮伍拉且；以及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下的觉醒、反思性的自然生
态文学创作，这方面以吉狄马加的长诗《我，
雪豹》等相关创作及其他一些作家作为代表。
彝族文学就是这样，一直与时代同频共振、同
呼吸共命运。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凉山彝族
自治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获“第八
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等 50 余次奖项）

辉煌的历程：

从“骏马奖”中回顾新时代彝族文学
◎  沙辉（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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